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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电力大楼
发生在80年代的“ 后现代变革”

南京东路上的办公楼奇迹
每个时期都有它的时代主题，我

们从宏观的城市形态到微观的生活

细节中都能捕捉一二。解放后，“ 生

产”与“ 公家”的主题浪潮淹没了上

海原有的办公楼。有数据表示，浦西

境内在解放后有33幢办公大楼作了

工厂、73幢作了住房，特辟的办公楼

一时寥如晨星。1 978年后的改革开

放带来了新气象，到这时，上海这座

正面临产业转型的城市才愕然发现，

承载城市发展血液的高层办公建筑

几乎一片空白。于是，在高档酒店、宾

馆争相掀起“ 高度”革命的同时，办

公楼的施造工程也在紧锣密鼓的进

行中。缺乏先例也就缺乏经验，而扎

堆在老上海优秀的历史建筑中造一

座现代化高层办公楼则更是一件富

有挑战的事。

之前我们就说到了因为造在外

滩上而曾受非议的超高层办公楼联

谊大厦，体量庞大而具有压迫感。对

于当时在上海建造高楼的规划难度

来说，万国建筑博览的外滩毋庸置疑

排在第一位，四川北路则属于第二层

次，接着就是第三层次：十里洋场那

商号满街的南京东路。南京路在1 9

世纪末上世纪初就被称为远东最漂

亮的马路。沿街造满各种风格的商业

建筑，多数保留至今，比如步行街西

边头上有含中国装饰元素的大新公

司（ 第一百货商店），中段有带巴洛

克元素的折中主义永安百货，东端有

装饰艺术风格的大陆商场（ 353广

场）等等。因此，若是要在这样的南

京路上造一栋现代化高层，难度和压

力也是不亚于在外滩的。

我们回到80年代的头上，就在转

角处那原来的老介福绸缎局（ 现在

的FOREVER 21 ） 和美商上海电力公

司这两幢典型的装饰艺术风格建筑

之间，坐落着一家上海针织总公司、

一个1 000多平方米的篮球场和一些

老民居。就在这块22400平方米的土

地上，恰恰正酝酿着自解放以来、南

京东路高层的第一声枪响———华东

电力大楼。

这幢建筑曾引起了社会各层各

界密切关注。

我们试着体会一下，二十多年前

你刚饥肠辘辘地冲到南东点心亭买了

碗一角两分的豆腐花和一笼两角三分

六只头的小笼包。当你坐下来安心享

受热腾腾的豆腐花和鲜美的小笼包

时，开始有了闲心开小差。第一个闪进

思绪的就是隔壁这座棕褐色的奇葩

大楼———因为它的高度和硬朗的现

代化线条在南京路一片典雅的老楼

里面显得如此出众。突然，听到周围

人嘀咕一句，“ 喋额房子哪能造了噶

怪额？”便也寻思：这大楼好看是蛮好

看的，但确实老怪的。又是倾斜，又是

把上半幢楼的窗子做成了锯齿，又是

这里突出一块那里凹进去，顶上还伸

了一根烟囱⋯⋯以前从来没见过这

种房子呀，这到底是如何造出来的？

于是，记者一行寻访到了这幢楼

当年的设计师。

抽象背后的功能性
工程做做停停，从设计到施工，

前后持续了八年。八年间，大楼的设

计与修改却从未间断。

据说，华东电业管理大楼最早的

设计师是罗新阳先生。罗先生1 983

年离开了设计的第一线，但仍参与意

见。1 983年，秦壅老先生在接手了大

楼的设计后，直到1 988年电力大楼

竣工才结束了六年的前线奋斗。

问到怎么会想到设计这样一座

“ 后现代主义”作品，年过古稀的秦

老先生轻松地哈哈一笑，“ 哪有刻意

追求什么主义，我们都是按功能、按

需要一步步造出来的。”

电力大楼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就

是，它不和周围建筑一样平行于马路

而造，而是和南京路呈45度角。光是

这直角的一转，已经打破了传统，本

该看起来庞大又死气沉沉的高楼一

个转身转出了灵气。秦工与我们说，

却不能小看了这一转，这一转才使得

街道看起来不像是一堵封闭又压抑

的高墙，并且为大楼内部赢得了更好

的采光和景观。

用来建造的基地不大，但业主对

楼内部的容积却是有要求的，这就成

了一个难题。与周围用地之间的距离

不能动，那么只有“ 借体不借距”，或

者说“ 借天不借地”———下面不扩

大，在上部拓展一些空间，于是设计

师们苦思冥想，终于出了一个方案：

在上部立面造些螺旋形盘旋而上的

锯齿，锯齿虽小，林林总总加起来却

也达到了五十多平方米。为此，业主

也深受感动。

那么顶部那个横向伸出来的两

面悬挑又是怎么回事呢？秦老先生解

释道，21 层实际是个调度室，有个90

度左右的弧形屏幕。为了保证视距，

屏幕后面又得放线路和机器，只有再

扩出一些面积放这些线路，所以从下

往上看，21 层的位置是凸出来的。

当我们的目光再向上迁移，就会

发现挑出的21 层上做出了一个类似

屋顶的斜面。这个56度的斜面还源于

个故事———大楼建造时，周围还有着

不少的民居老房，居民们一想到楼建

的那么高势必要挡掉自己家里的阳

光，就纷纷提出抗议。规划局了解情

况之后，不得已向业主和设计师们提

出：大楼需要削掉3层，从24层楼压缩

到21 层高。但已经需要“ 借天”的业

主自然是怎么也不同意削减楼层。一

来一去最后大家得出一个折中的方

案，就是顶上这三层楼造归造，但必

须减少这三层投射下来的阴影。最

后，设计师们就根据这个妥协作出了

一个56度的屋顶斜面。

最顶端的那个“ 烟囱”则实际上

是个装着直径7米的大卫星天线和一

些微波天线的塔楼，塔楼必须有一定

的高度并且中空无阻碍，因此大楼顶

部这个“ 烟囱”奇长且顶部空透。

至此，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抽象雕

塑便基本大成了。

虔诚的典范
因为地理位置的敏感，当时关心

这幢大楼的人太多太多，从单位到个

人，从市长到平民百姓。因为直到80

年代中期，无论在西欧还是美国，代

表性的后现代主义建筑依然为数寥

寥。所以当电力大楼进入即将竣工的

阶段时，大楼的设计除了引起了上海

同行的关注，还吸引了不少大学师

生，甚至香港、日本、英国的建筑师前

来一探究竟。

然而，在施造的过程中，曾经有

设计师在意见会上提出，这块地根本

不应该造房子，而应该建一块绿地。

民用设计院的院长陈植先生甚至一

怒之下写信到政府说，南京路上的楼

怎么能造这么高！

在没有先例可鉴和压力庞大的

情况下，包括秦工在内的华东建筑设

计院团队在任何一个细节上都进行

了谨慎的推敲和多方反复的沟通，才

使方案慢慢成形。改造前大楼气派的

门头就做过无数次的模型才达到了

“ 和大楼浑然一体”的效果。诸如此

类的细节数不胜数。

1 988年大楼落成后，得到了极

高的肯定。电力大楼被评为上海市

1 949! 1 989年“ 十佳建筑”之一，甚

至，还获得了全国80年代建筑艺术作

品奖。

但仍然有声音会问，为什么？

对此，同济大学的建筑系教授莫

天伟教授曾回答，“ 我并不指望人们

为什么要问‘ 为什么’，也许只是人

之常情，见过没见过的东西不免一

惊，问句‘ 为什么’还不应该吗？⋯⋯

我想，一个人的创作，需要多少人，多

少代的人来完成审美，审美过程不就

是继续着创作吗，这是能回答得出为

什么来的吗？”

就让我们的视点拉远，不单单只

去看电力大楼的建筑，而是把它放进

整块区域的图景里，我们就会轻易地

发现：尽管大楼是现代化的，但在这块

土地上却从不嚣张———大楼深褐色的

主色调契合了周边的老建筑；56度斜

面上的大三角形窗户和老上海里弄屋

顶的老虎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五边

形的小窗又和旁边圣一三教堂的哥特

式尖窗形成了默契的呼应⋯⋯

现代主义说要以功能性为宗旨，

后现代主义说还要用当地的文化做

象征符号让建筑融入环境⋯⋯在没

有任何主义灌输的改革开放初期，设

计团队怀着一颗虔诚的心投入了城

市风貌的建设，无意之中造就了一次

后现代主义的典范。在南京路上，这

是一场成功的革命，是建筑上的，也

是精神上的。

当我们的叙述跨入了80年代，之

所以必须提起这座伟大的办公高层，

不仅出于对一种时代记忆的缅怀，其

实内心也抱有一种期待：在高楼雄起

的高速发展时代，程式化的、争奇斗

艳的、盲目进口的、滥用建筑符号的

建筑比比皆是，这是“ 高速”的无奈。

尽管距离华东电业管理大楼竣工已

过去了二十余载，争议已平，十年前

大楼也被一度改造，但我们在大楼设

计背后看到的一种精神却值得永恒

流传：对城市文明的尊重和传承。

华东电力大楼的造型可称得上“ 怪异”。


